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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的江湖脸谱
——维权与牟利的边界在哪里系列报道之三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继本报先后报道花店因
宣传图片被起诉、无冷食类
销售资质的餐饮店因“拍黄
瓜”被举报事件后，其他行业
的经营户纷纷向记者反映，
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连日来，记者走访多个
行业，采访了解到各式各样
的“职业打假”情况。

“职业打假”热背后的冷思考

记者手记

芦淞区芦淞路，一家酒店名称因含有“悦华”字

样，被告侵权。

5 月 12 日，记者来到芦淞路 371 号位置看到，时

光里·悦华酒店名称里的“悦华”字样已被删除，已更

名为时光里酒店。

“原告远在福建厦门。我们酒店的名称也是在芦

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的，合法合规。”该酒店老板

罗先生一脸茫然地说。

2020 年 10 月，罗先生在当地监管部门的审核批

准下，成功注册株洲时光里·悦华酒店，并办理了经营

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食品安全许可证、卫生许可

证等相关证件。

“如果涉嫌侵权，那当时怎么能注册得了？这事

发生后，我们生怕再一会冒出来个人告我‘时光里’字

样侵权，又一会冒出个人告我‘酒店’字样侵权。”罗先

生说。

说起时光里·悦华酒店名称的来历，罗先生创办

了时光里酒店管理公司，旗下有三家酒店。起初，这

家酒店名叫“悦华商务宾馆”，他是从前老板那里接手

经营的。“因为之前的酒店里有不少人充值了会员，为

了保障原有会员的权益，我们接手酒店后就保留了

‘悦华’字样，更名为‘时光里·悦华酒店’。”

时至今日，在国家商标局知识产权官网，输入“时

光里·悦华酒店”查询注册商标，也可以注册。“我们是

小公司，当时也只是在本地主管部门登记注册。总

之，不管是本地还是在国家商标局知识产权官网上来

说，我们都没有构成侵权。”罗先生说。

起诉人是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酒店、餐饮、旅游等业务，其中“悦

华”品牌为该公司的酒店业务品牌。对方先向天元区

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罗先生赔偿 20 万元，同时多次私

下联系罗先生协商私了，协商价格从刚开始的 10 万

元下调至 8 万元，后又降至 5 万元，但罗先生并未妥

协。

直至双方“对簿公堂”。最终，法院支持对方部分

诉求，判决罗先生构成侵权，赔款 2 万元，“法院判决

后，对方的律师三番五次催我付钱，我要求对方开公

司发票，进行‘公对公’转账，但该律师表示不能提供

发票，只能转给委托律师个人。”

“我们对判决不服，而且为什么不能公对公转账

和提供发票？”罗先生表示，原告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

类似的案件。邵阳市一家“华悦假日酒店”同样因

“悦”“华”两字遭对方起诉，但当地法院未支持对方所

谓的“维权”，最后对方无奈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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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多个行业了解到，近两三年来，

发生在各行业里的“职业打假”屡见不鲜。

在五金机电行业，很多店子因售卖一款

“人民”型号品牌的水泵被侵权。林女士夫妇

从事水泵生意已近 30 年。2022 年，她接到一

家来自上海公司的起诉书，称她售卖的“人

民”标识的水泵为侵权产品，要求赔偿 2万元。

“起诉我的公司是我的合作商，之前一直

在这家公司进货，但后期顾客反映质量没有

以前好，然后我们就选择了另一家标有同品

牌的公司，当时也只进了 5台产品试卖。结果，

前者购买了后者的一台产品，便以侵权名义

要求我赔偿。”林女士说。

协商过程中，该公司表示如果林女士继

续购买该产品将撤销起诉，而且要一次性购

买 5 万元的货品。林女士同意对方的方案，但

附加了一条，该产品在本地市场上的代理权

由她负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最后，林女士

向对方支付了 2万元的现金。

相比林女士，其他人并未选择私下协商

解决，而是走司法程序，最终法院认定他们侵

权，赔偿了 5000 元的赔偿。“我店里也比较忙，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处理这事，最后选择了破

财消灾。”林女士说。

在餐饮行业，很多店子因售卖樟树港辣

椒被起诉。刘先生和朋友在我市开了家小麻

雀店餐饮店，目前已有 8家连锁店。这些年，樟

树港辣椒被很多人知晓。为了让株洲市民吃

到樟树港辣椒，刘先生就委托人找到货源，高

价进了樟树港辣椒，并作为店里的招牌菜。

“我们是从长沙进货。发货的人来自岳阳

市湘阴县樟树镇，称辣椒产自樟树镇。因为进

价高，平价售卖，所以这道菜并不赚钱。”刘先

生说：“对方要求我在菜单里不能出现樟树港

辣椒的字样，那我高价买樟树港辣椒却不能

打这个品牌，为什么要买它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还有不少店铺遇

到各式各样的“职业打假”。比如，有的商店售

卖红牛，被对方以“红牛属于保健品，而销售

保健食品需要许可证为由”进行举报和起诉；

有的蛋糕店，因在蛋糕里放置了奥特曼模型

被投诉侵权，等等。

“这些职业打假人都是盯着店铺起诉，很

少听到起诉生产商。如果说商品是侵权的，那

么我们也是受害人，为何这样的责任由我们

来承担？那要么是生产产品的大企业有专门

的法律顾问可以打赢这场官司，对方只好盯

着我们小店铺不懂法又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

趁机而入；要么就是这些所谓的维权人也是

‘养鱼维权’，不管产鱼的塘，只对卖鱼的‘割

韭菜’。”从事酒店管理的张女士认为。

本报刊发《维权与牟利的边界在哪里》

系列报道后，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吸引众多

主流媒体跟踪报道。

这一事情之所以成为热点，一方面是

其影响涉及各行各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

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公众期待能够厘

清正常维权与以维权幌子牟利的界限，让

每个群体都能步入合法、诚信、健康、有序

的运行轨道上。

客观来说，职业打假对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合规经营、公众维权意识提升方面起

到促进作用。但因职业打假行为本身的逐

利性质，且低投入、高回报的收益，让不少

人趋之若鹜，其中不乏有人采取“钓鱼式打

假”“知假打假”等手段收集所谓的“证据”，

破坏了市场秩序、诚信经营的准则，浪费了

司法、行政等公共资源。

从报道的各类“职业打假”看，有一个

现象值得深思：有的商铺在行政部门合法

合规办理手续但不被司法部门认可，有的

经营户从正规渠道采购的产品涉嫌侵权，

但被起诉的多数是经营户而非生产商。这

让公众觉得不符合常理，也未能从源头制

止“侵权”行为。经营者并无危害社会的主

观动机，也没有对公众造成实质性的客观

损害，这个群体自身却成为牟利性维权的

受害者。

总之，建设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市场，

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需从多个层面入

手，要规范引导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对“过

度维权”加以限制，把更多的司法、行政资

源腾出来，用于推动更多民生公共利益的

事项上来；既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要守

住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初心”。

其他行业 职业打假人只盯经销商不起诉生产商

市民罗先生在渌口区伏波大道附近，开了个 70 平方米的

“兄弟商店卷烟零售放心店”，至今已经营 16 年。平日里，夫妻

俩轮班打理，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前不久，他的店子遇到了

“职业打假”。

去年 8 月，罗先生的妻子李女士跟往常一样经营店子。一

天，店里来了个顾客，李女士便上前招呼，得知对方需要购买

红酒时，就将店里仅有的两瓶红酒推荐给对方。对方仔细打

量一番，购买了一瓶。

“店里只有两瓶酒，当初也是朋友过节送来的。家人都不

喝酒，索性就将两瓶酒卖了。价格也不贵，50 元一瓶。”让罗先

生始料未及的是，三个月后，这名顾客一纸将他起诉到天元

区人民法院。

原告是长沙市荔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对方称，从

罗先生店子里购买了一瓶外包装标有“经典长城干红 1994”

等字样的商品，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长城、华夏系列

葡萄酒品牌注册商标相同（或高度近似），涉嫌侵权。

“随着‘长城’‘华夏’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市场上

出现了大量假冒、仿冒的侵权葡萄酒。这些侵权酒在包装和

标识设计上高度模仿长城、华夏正品，误导消费者以为其是

长城、华夏系列产品。这些侵权酒质量低劣，成本低廉、利润

巨大，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对方的律师称。

与罗先生店子相隔不远的

另一家商店鑫旺超市，老板陈先

生夫妻开了 20 年，因为物品好、

价格便宜，收获了很多回头客。

同样在去年 8 月，两个面生的顾

客走进店里，挑选了一些商品，其中买走了

一瓶红酒，并拍照取证后将陈先生起诉到

法院。

“对方律师说这事私下解决只有 5000 元，到法院判决要

出 1 万元。还说，如果闹到法院对我们店子的形象名誉不好，

再三要求私下协商解决。”陈先生表示，自己不懂法律，也很

在乎自家店的形象名誉，最终选择庭外调解。

“我们只是小本生意。产品那个好与不好也是消费者说

了算，消费者当然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再说，这个侵权的事

应该去找生产厂家，源头不关注，让我们老百姓承担这样的

后果，实在说不过去。”陈先生说。

记者拿到的一份长沙市荔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起

诉红酒品牌侵权的名单，里面有 24 个店子是我市的商超。其

中一位当事人表示，“这事早两年就发生了，有上百家商店遇

到这事。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给予提醒和指导，制定哪个构

成侵权，哪个没有侵权的‘黑白清单’。”
涉嫌侵权的红酒。记者/俞强年 摄

烟酒行业 百家店铺因红酒品牌侵权被赔偿

22案例 服饰行业 “小黄鸭”饰品被索赔上百倍

渌口区渌口镇津口西路，一家售卖儿童服饰的店

子两年前遭遇了“职业打假”。

刘女士的店子于 2018 年开张。为了让店内的两

个模特道具身上的服饰看起来更吸引人，她于 2019

年 9 月从芦淞区南大门市场买了一些饰品做点缀，其

中两个是带有“小黄鸭”标识的挎包。

“当时有个 30 多岁的女子逛店，没有选购儿童服

饰，却相中了佩戴在模特身上的小挎包，并再三请求。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也想着对方日后多光顾我的生

意，最后就以 30元的价格卖给了她。”刘女士回忆说。

两年后，刘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起诉她

售卖的小黄鸭包包构成侵权。起初，刘女士以为对方

是诈骗，没有理睬。直到一段时间后，接到来自荷塘区

人民法院的起诉传票。

起诉书中，对方要求刘女士赔偿 3 万元，这才让

刘女士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的进货价是 20 多元，

卖给对方是 30 元，仅赚了几元，却要承受上百倍的罚

款。”刘女士气愤地说。

在法庭应诉当天，刘女士遇到 4 个同样经历的个

体户，有的来自攸县，有的来自茶陵。法官建议他们与

对方进行庭外调解。

“我们四人都觉得不可接受。第一是我们没有故

意侵权的意识，也是从正规渠道进货，如果涉嫌侵权

那也应起诉生产厂家，不应该起诉我们。第二，图片中

尽管有小黄鸭的图案，但跟对方提供的小黄鸭在图形

和字母上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四人准备共同请

律师维权。”刘女士说。

但是，四人的想法遭到来自法院的劝告。“那位法

官说我们已经构成侵权，让我们自己去告生产厂家。

还跟我们说，有个老太太买了包卫生巾，原本要赔三

五万元，但考虑到老太太不懂法，最后也判了 5000

元。听法官这么一说，我们顿时感到即使继续申诉也

没有胜算的可能，最后选择了庭外调解。”

刘女士称，他们每人向原告支付了 3000 元的赔

款。对方还与他们签订了保密协议，称“调解不能告知

任何第三方。”

“打官司的成本很大，我们都是做小本生意，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耗下去，最终选择了妥协。”刘女

士说，后来听说很多做服饰生意的人遇到这样的事，

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其他人避免“踩雷”，也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及时提醒小店子提前预防侵权的事发生，

保护每个人的权益。

案例11 酒店行业 因“悦华”字样被判2万元

被告侵权的时光里·悦华酒店。

记者/俞强年 翻拍

涉嫌侵权的“小黄鸭”包包。

记者/俞强年 摄

33案例


